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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枭龙”飞机首飞20周年主题报道是2023年《中国航空报》社重要年度工作之一。
2023年5月，报社记者武晨拟定并提交报道方案与采访提纲。通过后，采访团队与航空工业成飞、

航空工业成都所、中航技等相关单位沟通并拟定采访方案细节。7月，采访团队在航空工业成飞和航空
工业成都所进行了4天的密集采访。来自“枭龙”试飞团队、研发团队、制造团队、翻译保障团队和维护
团队的10位航空人接受了文字和视频采访。

撰稿中，记者严格遵循行业保密原则，客观而热忱地梳理了科研、制造和国际合作三条主线，辅以
场景式描写，令读者身临其境地了解“枭龙”飞机的故事，理解航空精神。多轮审阅修改中，来自相关单
位的通讯员和领导们提出了修改意见，并给予了一定的技术指导。

该稿件首发于《中国航空报》2023年8月29日期第9版。
同时，采访团队制作了16条各有亮点的“枭龙”团队短视频。囿于相关单位保密要求变更，最终共发

布了3条短视频。其他同主题新闻产品还包括采访侧记和手绘长图。采访侧记《绘龙，纵千帆过尽，东
风犹在》首发于《中国航空报》2023年8月29日期第2版。视频和手绘长图发布在多个媒体平台的“航空
工业”“看航空”账号，包括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微博、抖音、微博等。

社会效果社会效果

“枭龙”是我国与巴基斯坦合作研发制造、面向国际市场、针对21世纪作战环境的跨代战机。在国际
合作中，该项目屡遭变数，前途一度百转千回；在研发制造中，我国航空人坚韧智慧，一往无前终获成
功。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该项目彰显了我国航空科技领域的进步，鼓舞了人民对国防事业发展的信
心，更是中巴关系史上一座重要的桥梁，是“中国智造”的闪亮名片。

该稿件在组稿阶段就收到了来自航空业的高度赞扬，表示稿件立意新颖、视角真切，充分体现了“
忠诚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攀高峰”的航空精神。

要报道好出自军工央企的“国之重器”、将战机的“身世”讲清楚已然不易；更没想到的是，该稿件的
刊发情况也“一波三折”——考虑到“枭龙”首飞20周年纪念日，即2023年8月25日前后，恰逢习近平主席在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中会晤印度总理莫迪，该稿件最终刊发于8月29日的《中国航空报》，并仅做纸媒
发布。

稿件首发后获《航空知识》2023年10月号转载；航空工业成都所、航空工业成飞等相关单位内部刊
物转载了该稿件。2023年10月，“看航空”微信公众号刊发全文，仅该端口文章阅读量超过5万；侧记、
手绘长图和视频产品的全网阅读量超过百万，引起了读者们的热烈讨论。

初评评语初评评语
（推荐理由）（推荐理由）

本篇稿件将“枭龙”战斗机项目的故事放在中巴友好合作的大背景下进行讲述，政治站位和创作立意
高远；稿件中所反映的故事真实可信，能够真切地打动读者，引起读者共鸣的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了
解中国航空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视角。稿件逻辑清晰，条理通顺，文字平实，人物多而不显杂乱，将二
十年的故事凝练成6000多字的篇幅，具有很高的可读性；版面设计简单大气，配图准确，与稿件相得益
彰。总之，这是一篇高质量的优秀稿件，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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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首飞20年，“枭龙”致远：

不仅是一架飞机，更是一条纽带

“枭龙”飞机，是我国与巴基斯坦合作研发制造、面向国际市场、针对 21 世纪作战环

境的一款跨代战机。“枭龙”的研制成功，意味着我国实现了从研制体系、管理体系到重大

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与创新，实现了我国整机出口从二代机到三代机的重大跨越。

在签约、立项和研发过程中，“枭龙”曾历经坎坷，但在航空人的努力下，20 年前，8

月 25 日，这款战机一飞冲天，自此开启了披荆斩棘的航路——

2003 年 8 月 25 日，四川腹地，天气不同于既往的氤氲不明，罕见的好。“枭龙”首飞

试飞员王文江习惯性地看了看天，在中国和巴基斯坦双方领导和同事的注目下，迈向“枭

龙”01 架机。

“那天场面很大，心里确实有压力，但是当我拿着头盔走到飞机边，脑子里就开始过

电影一般复习处置方案”，王文江笑着说，“尤其是特情处置方案，一遍遍地回忆……不过

总的来说，首飞相当顺利。”

对于筹备首飞工作已久的王文江来说，最令他难忘的并不是这次首飞，而是首飞成功

后的一幕：当飞机落地后，他步出机舱，迎向他的不仅仅有领导和同事们，还有妻子和儿

子夹杂着关切和自豪、忍不住泪水涟涟的脸。

“我当时完全不知道他们来了……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到飞行现场，组织的关心让我激

动不已。”在部队飞行 13 年，又历经 20 余年的试飞生涯，对于王文江来说，试飞以及相关

的风险已经成为了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与“枭龙”有关的那些记忆，在他头脑中依然



鲜活。

他明白，这样的安排意味着“枭龙”研制团队对于这架飞机有着绝对的信心。

而这样的信心，也贯穿了“枭龙”项目的全过程。从谈判、签约、研发、制造、交付

到维护支持，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中国航空人以高度的信心和扎实的科技实力，凝聚了

国内外多个合作伙伴的力量，不仅托举了“枭龙”的腾飞，更为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航空

工业的高速跨越式发展，以及中巴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度巩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8 架“枭龙”战机为习近平主席专机护航

最初与最高的门槛：信任

1999 年，我国与巴基斯坦正式签署《中国-巴基斯坦关于联合研制 S-7/ FC-1 飞机的合

同》。FC-1，意为中国战斗机 1 号（FighterChina-1），可见这款飞机对于我国和巴基斯坦

来说，意味着航空领域合作的一次重要升级。

此前，巴基斯坦作为我国航空工业的传统客户和重要合作方，曾装备过歼 6、歼 7、强

5 等中国战机。其中，歼 7 是我国深受好评的二代战机。经过多年的使用和不断升级，巴基

斯坦空军对于歼 7 评价颇高，并希望能获得一款基于歼 7 平台改进而来的先进战机，这筑

成了中巴合作研发战斗机的基础。其后，随着国际政经形势和装备发展趋势的演变，巴方

提出了更高的战技性能指标，希望我国能够支持其研发一款全新的三代战机，要求飞得远、

看得透、打得准、战术灵活。

愿景是美好的，但要研发一款全新的战机并不那么容易——在任何事业的开端阶段，

最大的困难并不来自于合作方的高要求、严标准，而在于信任的建立。

在“枭龙”项目磋商时，我国自主研发的歼 10 战机还处于研发阶段，包括巴基斯坦在

内的外部世界对歼 10 战机并不了解，对于我国独立研发第三代乃至更先进战机的能力，更

没有充分的信心。

在各级单位领导以及中国航空人不懈地沟通、争取下，为了推进项目发展，2000 年，

中巴双方共同决定，针对“枭龙”飞机的研制，机体和航电系统研发分“两步走”，先进行

飞机机体的设计和验证工作，以尽快实现首飞；其后再加装中国自主研发制造的航电系统。



至此，“枭龙”的孵化进入了快车道。按照项目确立的“共同投资、共同开发、共担风

险、共享利益”的“四共”原则，航空工业内外百余家单位，加入到了“枭龙”的研制和

制造中。大家都拿出了看家本领，为“枭龙”锻造“骨肉”，打造全新的“经络”。

“枭龙”战机参加珠海航展

执“四共”原则，勇辟新路

如今，提及“枭龙”，“理解市场”“关注客户”“风险管控”“质量方针”等相关的市场

观念已经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但对当年习惯了依赖国家支持的飞机项目供应商来说，

这些观念却是陌生而遥远的。该怎么实现？需要大家怎么做？人人都是一头雾水。

从这个角度来说，“四共”原则既是理念，也是挑战，更是一屏山峦：翻过这座山，就

算走出了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而这条新路，中国航空工业必须走，“枭龙”身上，不仅担

着技术的创新、产值的增加、产品和市场的突破，更扛着航空人的脸面和尊严。

“科学管理、精心组织”，这八个字读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是千头万绪。

对彼时的航空工业来说，设计研制一架飞机并不算太难。但是要在短时间内设计、研

发一架全新的、契合市场要求的飞机并不容易：“巴方对‘枭龙’的要求很高，尺寸小，油

量大，工程进度要快，成本管控严格……我们需要在成本有限的情况下进行技术创新，这

些是设计制造过程中最大的困难。”

而飞机设计师们的“特长”，就是在无数的矛盾中寻找最佳平衡点，将不可能化为可能。

在“枭龙”项目管理委员会的主持下，“枭龙”项目采取了先进的项目管理模式，以项目为

中心，通过并行工程、数字化管理等手段，进行跨部门、跨系统的技术、质量、进度和经

费管理，包括但不限于：



在 CIMS（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基础上大力推行先进设计和制造技术，令研制流程从

串行变为并行；

运用成组技术，根据零件的结构特点和工艺相似性，实现创新管理模式；

通过网络传递加工程序，缩短零部件加工过程的准备周期。

……科学管理之外，“枭龙”项目管理委员会还着力于精心组织。

航空工业成飞和航空工业成都所两家单位曾深度参与该项目的技术专家们还记得，当

年为了敦促供应商跟上“枭龙”的研制节点，全力支持“枭龙”项目研发，他们跑遍全国，

拜访了几百家企业，一次又一次地与企业负责人沟通、针对企业情况讲解“四共”原则，

彰显航空人的信心、激情和勇气：“‘枭龙’不仅仅是一架飞机，再困难，我们也要干出来！”

在这样的创新实践下，“枭龙”显示出了一种“枭”勇的犀利气质，这种勇，来源于体

制创新支持下的科技创新实践，也令“枭龙”“共同投资、共同开发、共担风险、共享利益”

的“四共”原则愈发清晰。

最终，从冻结技术状态到首飞成功，“枭龙”项目仅仅用了 23 个月。

此后“枭龙”进入了密集的试飞试验阶段，历经数千个起落的试飞试验工作，“枭龙”

完成鉴定试飞，设计与性能指标获得巴方认可，表现出色，气势如虹！

2006 年 4 月 28 日，“枭龙”04 架首飞成功，全面完成技术准备工作，开始零件生产和

小批生产。

2007 年 3 月，首批 2 架转场交付巴基斯坦，并首次亮相巴基斯坦国庆典礼阅兵式。

2009 年 11 月 23 日，首批由巴基斯坦航空联合体组装的“枭龙”飞机在卡姆拉基地交

付巴基斯坦空军，巴基斯坦多名高级军官出席交付仪式，国家级电视台进行全程直播。

2017 年 4 月 27 日，“枭龙”双座战斗教练机首飞成功。

由于先前已有“枭龙”单座型的成功案例，当“枭龙”双座型依然处在研发阶段时，

就已经获得了来自客户的意向订单。这，就是信心的力量！

2003 年 8 月 25 日“枭龙”01 架首飞



04架，神秘的“中国经络”

在“枭龙”项目研制期间确立的“两步走”方针中，01 架和 04 架正是这关键的“两步”。

01 架让“枭龙”迅速地飞了起来，为加快平台鉴定和进一步优化飞机性能提供了条件

和时间；而 04 架的首飞，则意味着“枭龙”飞机达到第三代战斗机的综合作战效能，真正

成为一架适应现代战争要求和军用飞机市场需求的先进战斗机，为批量生产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枭龙”原型机 01 架至 03 架为机体平台，主要用于飞机的地面和飞行科目测试；04

架则采用了先进的“蚌”式（BUMP）进气道气动布局，有效提高进气效率，节省飞机结构

重量，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成功掌握并使用该技术的国家。同时，机身边条翼等气动

特性也得到改进。最为关键的是，04 架首度安装了我国自主研发的、达到先进水平的综合

航空电子和武器系统。

在项目启动之初，外界并不知道“枭龙”将装配中国研发的先进综合航电系统，“一架

飞机仅仅有机体平台是不够的，只有装了好的飞控和航电系统，才是能打仗的、真正的战

斗机。但是这事儿要办不好，说不好听点，就成国际笑话了。”航空工业成都所原副总设计

师的江爱伟回忆至此，脸色严峻。

也因此，对“枭龙”安装“中国经络”的挑战，在研发工作中时时存在：

首先，“枭龙”机体尺寸较小，设备需要高度集成化，这意味着将数个设备集成为 1 个

设备，并实现座舱显示控制系统、火控结算功能、武器外挂管理功能、数据传输和管理功

能以及全机音响中心等 5 大系统功能，同时体积、功率、能耗都需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其次，在尺寸要求基础上，为了满足巴方对备份系统的要求，“枭龙”设计研发团队还

对“枭龙”的座舱显示器进行了更换，适配了全新的界面。

此外，为了适应巴方飞行员的操作习惯，“枭龙”航电系统研发团队还要设计符合其习

惯的驾驶系统。

但这些问题都不算什么，“那时候我们周末都不休息，回家吃了饭就继续来办公室工作，

不存在加班的概念。就是憋着一股劲儿，要让他们知道中国人自己做的航电系统，是行的！”

2006 年 4 月 28 日，“枭龙”04 架首飞，江爱伟作为技术团队的一员，在塔台上亲耳听

到了试飞员汇报“航电系统工作正常”。首飞结束后，巴方合作伙伴紧紧抱住了他，随后，

试飞员进入讲评室，此时，江爱伟发现小小的讲评室早已挤得满满当当。

“那天巴基斯坦空军来了 20 多个人，听完飞行员的讲评，他们都很激动，跟我们频频

握手、拥抱，竖大拇指，说：‘太棒了！这个飞机是我们自己设计、制造的，这在巴基斯坦

是从没有过的。’”

有了这样的信心，随后的合作如顺水行舟，豁然开朗。在“枭龙”一批合同签订之后，

随着我国航空技术的不断发展，“枭龙”的飞控和航电系统也在不断升级中。

而今，“枭龙”已发展为一款出色的三代战机，赢得了巴基斯坦一线飞行员的高度评价。

因信与勇，善战！

炙热异国，以身许翼



巴基斯坦与我国建交已有 72 年。多年来，两国政府和人民间的友好合作经受住了世界

形势变化的考验，不断深入发展。在“枭龙”项目上，中国航空人同样向巴基斯坦政府和

人民显示出了最大的诚意，以行动践行着“将‘枭龙’百分百交给巴基斯坦人民”的诺言。

从 2009 年 11 月首架由巴基斯坦航空联合体组装的“枭龙”交付至今，我国帮助巴方

实现了具备第三代战斗机制造能力的目标，目前巴基斯坦已经具备自主生产、组装“枭龙”

飞机的能力。

期间，中国航空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2004 年，航空工业启动巴基斯坦“枭龙”生产线的选址、建厂、建线工作。

2009 年开始，航空工业派出大量技术专家到巴基斯坦常驻，支持“枭龙”项目实现当

地制造和批生产。

2012 年，首个巴基斯坦生产的前机身 C 型框成功下线。在战机生产中，前机身 C 型框

是战机的关键“骨架”之一，这意味着在中方的支持下，巴基斯坦数控厂初步具备了数控

生产加工能力。

建厂建线已然相当艰难，“基础设施一片空白，相当于在沙地里起高楼”，更遑论还要

建立数控加工生产能力。这是“枭龙”建线的重要工作之一，也是先进航空装备制造能力

的重要标志，要求产线工人有较高的技能水平，能够操控复杂、高级的数控车床。

为此，中方专家开启了传统又好用的“传帮带”模式：中方“师父”演示一个零部件，

指导巴方“徒弟”做一个零部件，第三个零部件，则由巴方“徒弟”独立完成，中方专家

进行点评。

2008 年开始，刚刚入职航空工业成飞不久的小杜作为“枭龙”项目组翻译，就成为了

中方“师父”们的“传声筒”，常驻巴基斯坦，少则 8 个月，多则一年。他清晰地记得，由

于地处热带和亚热带气候区域，巴基斯坦每年从 4 月份热到 10 月，室外温度灼热熬人。在

项目发展初期，巴方厂房内没有条件安装空调，只能用大风扇呼呼吹，中方“师父们”忙

起来顾不上喝水，嘴唇上常常冒着大泡。停电更是家常便饭，在一天停七八次电的条件下，

还要保证机床正常运转、交付节点不推后，双方团队着实想了不少办法。

在繁忙且两点一线的工作节奏下，加之气候和饮食的变化，不少常驻巴基斯坦的中方

人员都长期忍受着身体的不适。时任航空工业成都所驻巴技术保障组组长彭向东还记得，

抵达巴基斯坦后不久，他的消化系统就“罢工”了，吃不下喝不下，体重迅速降低；翻译

沈玉芳当时还是位二十多岁的女孩子，“一到巴基斯坦就起一脸痘，只能出差回来再调

理”……

但苦归苦，性能要求不能降，航空工业成飞制造专家老张还记得，为了更好实现其设

计指标，“枭龙”应用了很多新工艺、新材料，如飞机最重要的“两框两梁”，就使用了当

时加工难度较大的新型基础材料，在研发出创新性技术、实现其合格率大幅提升后，我国

也将这一材料的加工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巴基斯坦。

合作中，一批又一批航空人直面独居异国的孤独与艰辛，历经疫情、地震等多重考验，

坚守岗位，将一架又一架“枭龙”送上蓝天，也见证了多次突发灾难中，中巴双方的赤诚

互助：在 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巴基斯坦政府拆掉其运输机的座椅、装置，只为将更多

的战略储备帐篷第一时间运到灾区；而在巴基斯坦遭遇特大洪灾时，中国车队和直升机不



远万里，赴巴开展大规模医疗救援……

现在，在巴基斯坦人民心目中，“枭龙”已经成为了其民族引以自豪的象征。对于中巴

两国来说，“枭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型号，更成为了一条无可替代的纽带。

星光不问，时光不负

“枭龙”的故事还有很多，令人不由感慨时代、时机与命运的力量。

荣幸，是“枭龙”项目团队成员说得最多的一个词：“作为飞机设计师，一辈子能够完

整参加一个型号的研发，此生有幸。”“作为试飞员，能够完整地试飞一个新研型号的所有

科目，是我的荣幸。”“作为翻译，能与‘枭龙’项目共同成长，我感到很荣幸”……

在“枭龙”项目仍处于酝酿期的 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我国经济政策和结构的转型，

航空产业发展处于低谷期。“枭龙”项目的落地与成功，证明了中国航空人不但具备抢抓机

遇、迎难而上的精神，更言出必达，实现了我国航空产品从引进消化到整机技术出口的突

破。

“枭龙”试飞员梁万俊还记得，2004 年 7 月 1 日，他驾驶的“枭龙”飞机在距离本场

约 20 千米处的万米高空出现漏油险情，发动机空中停车，他沉着镇静处置险情，并成功驾

驶飞机回到本场。

即便走过了 20 余年的试飞生涯，梁万俊至今还深深记得，那天他处置完险情、将飞机

飞回本场、走出机舱后，那些第一时间向他奔来、内疚又关切的脸庞。

那一晚，“枭龙”项目组的每个人都几乎彻夜未眠：这样的险情提示着我们的工作做得

还不够好，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而梁万俊和这架飞机也成为了“枭龙”项目的“福星”，

其带回来的试验数据，是“枭龙”项目继续壮大、发展的宝贵财富。

那天，天空万里无云，仿佛什么都没有，但也仿佛暗喻着：生而为龙，你只管乘风而

上，关于命运的问题，天空自会应答。

11 年后，2015 年 4 月 20 日，这一天，航空工业成飞“枭龙”项目组负责人老沈清晰

地记得，他作为中方组团成员赴巴参加“枭龙”生产协调会。当飞机落地巴基斯坦伊斯兰

堡国际机场，巴方接待人员提醒他：中国领导人的专机即将进入巴基斯坦！

老沈站在航站楼中，亲眼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在 8 架“枭龙”飞机的护送

下进入机场空域。护送专机落地后，巴基斯坦空军飞行员驾驶“枭龙”战机做了一个漂亮

的筋斗动作，离开了机场。

“太激动了！我想，总书记在空中一定看到了我们造的‘枭龙’飞机，一定想到了中

国航空人的工作和努力！”忆及此处，他将手轻轻按在左胸上，仿佛是抚慰那颗澎湃的心脏，

让它不要激动地跳出来，“身为航空人，此刻内心的骄傲无以复加”。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作为航空人最大的荣誉莫过于此。天空与时间不

会辜负，祖国与人民也不会忘记那些为“龙”的诞生而奋斗、用生命践行“忠诚奉献，逐

梦蓝天”的航空人。


